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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

我接手一部湖人书稿，
感受到它正有荷火的灼热。
赤情的诗人见得不少
啊
能令我感慨的又是一个
……

荷月的一日，湖上家人带来了一位也是湖
人的男客，言是一位作者。我身为湖人作家，
深知那画出浪格的湖水中，随时都会冒出一丛
芦苇艳荷。那苲草苫盖的棚寮中，每刻都会蹦
出一位作家、诗人。千里大湖的灵光，百样生
态的鱼蟹，以它优渥的食物链生成珍馐，再补
养一个呱呱落草的婴儿，加清风朗月，艳阳仙
水不把他（她）饲喂成一个小妖精才怪！

接下来的介绍更加投缘，这位敦厚沉稳健
壮的湖人，不单与我一样写诗、散文和传记文
学，而且曾接替我编辑过的那份相当于我县
《人民文学》的《微山文艺》编务，成了三十余年
前就接科此任的我之同道，融汇成一块降雨祥
云，命运之谐不止于巧合。

下面的叙事使我兴奋，在经济大潮落于低
谷，文学世情堕入低潮的今日，竟然还有这样
一位文学发烧友编苇成席，酌句成书，请我这
样的一位湖翁作序，真乃微山湖文化的大幸。

《心境的颜色》，一个文味隽永的书名。王
德增，一个忠厚崇德的名字。书稿晶重，而从
他身上，我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浩繁的文
学心事——沉重的文学恋情。他说我是他的
榜样，三十余年前，便读过我的长篇小说《大船
浜》。但是，那是不可效法的流动世情。

我开始仔细地翻阅作品，发见的是炽热的
文字，赤诚的心，活脱的人物，浓酽的情。笔调
沉稳，并不是为作诗词强作愁。语言凝炼清
爽，是那种提纯了的地域白话，又文气充盈的
乡音，就像是湖水中捞出的鲜鱼和绿草馨香。

他笔下的《老家》《心家》《假日，老宅》《老
宅情飞》，都是连缀乡愁乡乐乡喜乡忧的民间
故事，湖味大呱。每一段情节都是朴素的个性
语言，而又学春燕筑巢那样，显现出勤劳为生、
辛苦为家的淡淡忧伤：

《老宅》
春风鼓起我对老宅的思念
寂寥的门庭
斑驳成一册残破的《芥子园》
古旧、衰老、忧伤
在院中徘徊
几只似曾相识的雨燕
对我叽叽喳喳
穿堂绕梁

芳华淹没在时间的长河
只有乡间旧爱
在不名的角落里
滋长
……

对老家深情的眷恋，动情的诗句，显示出
作者广意的初心。不忘一切旧情旧物，被称之
为情商和良心。国与家，一大一小。但，有家
才有国，有国才有家。我不能相信一个不爱家
乡的人会爱祖国。与爱恋家乡一草一木、一棚
一寮相对仗的，是他对于每一位亲人的爱。其
中，共生着爱屋及乌的充足成份，篇幅亦大。
他的《泰水氤氲》《兜V兜》《我就是你》《一蓑烟
雨任平生》《一段情》《喜老师》《雪上空留马行
处》等，都是此类作品。

写父母的《我就是你》《一蓑烟雨任平生》
饱含深情，让人泪目；而写爱人的《兜V兜》《那
情》，给人以温馨。写子女的《六一你好》，慈祥
包容；写友情的《一段情》《玫》，尽显作者的坦
诚友爱，善解人意：

“送他上车，挥一挥手，两人的眼里盈满了
泪水……数不清的电话：保重，谢谢你知性的
慰藉，我心尖尖上挂着的东西，你竟然看见
了。你装着淡然，可话音里，分明压抑着呜咽
啊……”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参
加工作三十多年了，人事如过眼云烟，成了挚
友，就是天涯海角，也永远着牵挂。

洋葱——一层层全是皮。无心相交，却映
显出交心的珍贵。于是，他顺手写出了爱湖入
痴的一段段叙事诗，《初夏，微山湖》《冬日，微
山湖》《八月，微山湖》《微山湖·连家船》《微山
湖·船家》《致微山湖》：

“你生在北方
正是北方汉子的模样
烈酒与风浪
本就是粗犷昂扬！
可你呀你
却穿着江南女子的轻盈秀装
运河是你的脐带
泗河在供你血浆
南水北调的神物
带来了异域万象。
铁道游击队之歌的绝响
震荡了百万亩苇荷中的月光
还记得那个拾湖的少年吗？
他已经茁壮成你的新郎”

最后的一句是诗眼，是神来之笔。他从大
湖的万象中选萃出精灵——那个风光无限的
新郎！

微山湖畔群生着这样的渔女渔郎。在仙

风灵光的洇染下，热血与激情奔突的青壮完成
了自己的诗化——

请看另二位男女的诗句所云：
你溶入万千渔人的血汗——
微山湖，你不是淡水湖

卖鱼的小妮子正有湖蛙的大口气：“清早，
我打了一个阿嚏，鸟儿飞了，鱼儿跳了，湖浪翻
了，我还没有作诗，就惊吓了湖上的空气！”

这样的妮子小子组成湖畔诗社，你防得住
会出现所谓的文学大家么？

王德增的作品中，教育类占了很大的比
重，教书育人、教育教研、师生情怀等方方面
面，每每倾心篇章：

《心中的教师节》《那年，风正华》《鼓乐悠
长》《访得万家灯火香》《鲁桥一中的墙》《春在
校园泗水风》《研学旅行张家口 小组合作在东
方》等作品，是仁者心境的折射，完善着他学高
为师、身正为范的成长心历。打铁先须自身
硬，想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满缸水。

啊，他凭着俗话中的“良心”在写作，一首
首“教育诗”：

壮年之后的他了
彳亍于教书育人的路上
却深知须要
优秀着自己
他也想呼唤自己的同行
个人的专业和道德成长
贯穿整个的教育生涯

“山不过来，我过去”
爬一层山坡
积一层学业
……

——《春评》

也许是家族小，朋友少的原因吧，他更重
视难得的友情。歌咏友情、爱情的作品，在他
的集子里也占据较大篇幅。《不如见一面》《那

一夜》《距你最近》《那一抹晚霞》《梨花又开放》
《东山坳 青檀寺》《我的农民兄弟》《假如没有
思念》等作品，浸透着他对亲人、友人浓浓的情
怀，深深的爱意：

《求你一秒》
你是草原上的骠骑侠客
我是原上的萋萋小草
千万个春秋的枯荣
只为等啊
哪怕是你蹄儿
不经意的踏我
……
你是堂上敬仰的宾客
我是万年之木又被千刀万剐的木勺
情愿被煮、被搓、被弃、被灼
只为你的唇儿紧贴
可是你呀
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感觉
……

充满悲情的暗恋，无聊无方，无依无托。
我曾读过湖畔诗人写出“扑上窗后雪地，

吻她匝地倩影”的胆寒诗句。又一个多情赤情
的人啊，却要为爱被踏、被灼。湖水与活鱼养
壮的男女，何等的痴情，何等的畸恋，才会有如
此醉心的诗行？

写过了爱之美梦的情诗，他向上的性格，
转移到事业的奋进！他要用爱的力量教书育
人，让自己成长为一个为学子传递福音的使
者。

写QQ空间三年，写博客十年，写美篇三
年，几百万文字，漂淘出一掬晶莹彩石。终于
苦心孤诣地整理出来了，报刊发表，网上传阅，
逐渐生长为出版一本专著的雄心！却把作序
的希望寄托于我，我几近无语，然有千言万语。

由我编辑的《微山文艺》嬗变为《微山湖文
学艺术》双月刊，至今已八十期，依然红火地充
当微山的文化名片。如此而言，他是我的文友
后生，是来自家乡的有缘才子，恳我作序。这
令我想起许嘉璐副委员长的夫人笑问我的一
句话：“你是用了何种法术，让我家老许搁笔多
年后却乐意为你的《雪龙纪实》作三千字长序
的呢？”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真诚为文，写出了
真实的南极和南极真人……”

王德增依然！

我读罢这一部湖人书稿，
素静的心湖又荡洪波。
连天的荷苇丛流绿飞红啊，
赤情的少男女都会唱歌……

■张成林 摄影

荷月，心境的颜色
殷允岭

姚寨路一条街有不少小吃
店，到了晚上，店家就把桌椅板凳
都摆出来，从店门口一直摆到马
路牙子上。客人来了，就点一点
凉菜，要一点主食，坐在门口。
差不多每个小店前面都是这样，
客人不多，三三两两的。吃过
了，就走了。也有客人不走，坐
在那里谈天说地，说到很晚。我
跟发小应该属于后者。

发小从学校出来之后，有一
段时间一直跟我住在一起。晚
上，我们没有什么事，就到那里坐
着，要点凉菜、啤酒，聊点家常。
但那条街上的夜市一直不温不
火。夏天过了，发小去了南方发
展。他走后没两年，遇到拆迁，
那条街上的小吃店纷纷关了门。

从经二路往南走到红专路
口，原来有一片也是夜市。丁字
路口有一家店，卖炭锅鸡、酸菜鱼，价格比较实惠。我
有三个老乡，在附近的小区租房住。我们经常会约到
那里，点的最多的是酸菜鱼，四个人围着一个锅，再搭
上一点凉菜、啤酒，坐上大半夜。时间差不多了，就各
回各家。也是过了那个夏天，他们几个接二连三回了
老家。以后，我偶尔还会从那里过。那个夜市不见
了，但我时常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曾有一个朋友请我们到北环外面一个夜市，那个
夜市大，摊位很多，人声鼎沸，热闹得不行。那一片周
边原来有不少都市村庄，租户特别多，大多是打工人，
到了晚上闲了，就都聚在夜市上嬉笑打闹。这里有个
毛病，就是人太多了，我们几个人坐很近，说话还听不
太清。

我搬家以后，小区南门外有一片夜市。这个夜市
往西边走，原先也是一个都市村庄，再以前，还有一所
大学。这附近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夜市也就很热闹。
几个烤羊肉串的，就搁在路边，有几个壮汉一直在那
里忙活。他们不停地翻着炭火上的肉串，烟气就从那
里升起来。

这些烟气，与旁边做砂锅的、炒面炒粉倒腾出来
的烟气，经常在空中缠绕，让整个夜市充满了油烟的
味道，食客们就都被罩在了这种烟气中。他们在那里
吃喝猜拳，谈笑私语，使得整个夜市喧闹欢腾很长时
间，甚至午夜时分才能真正安静下来。

有一年夏天，夜市忽然来了一名歌手。他身上斜
挎着吉他，手里拿着歌单，挨个桌子转着，让客人点
歌。点一首歌，通常十元钱。但我注意到，食客们都
忙着吃喝说笑，很少有人会主动去点歌。

歌手就有点落寞，但他并没有离去，依旧徘徊、期
待。食客们走差不多了，他还在那里坚持。终于，有
一个女的把他喊了过去。这是一个挺漂亮的女孩子，
她点了一首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一开口就打动
了我。他的歌声里浸透了忧伤，仿佛在诉说无尽的哀
愁和迷茫。

我有个做餐饮的朋友，在纬四路附近开了一个烧
烤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喜欢到他那里去烧烤。
他把店里布置得很花哨，墙上贴了不少烧烤段子，很
搞笑有趣。但我们还是喜欢坐在店外的大树下，总觉
得大树下面好乘凉。

有三个写诗的哥们从上海过来，酒喝差不多了，
诗兴也上来了，就每个人写一首，然后当众朗诵。有
一个朋友可能是喝高了，诗中就充满了豪言壮语。我
记得他写道，不过是三千年，不过是一座城，不过是一
次烧烤，不过是一阵夜晚的风，吹过金水河。

福彩路上原来有一家很大的夜市，叫大城小爱。
那里有一片很大的场地，周边围了几十个商户，场地
中间百十来张桌椅。生意好的时候，常坐得满满当
当。几百人聚在那里宵夜，想想就知道有多壮观。特
别是赶上世界杯的时候，那地儿可热闹了。球进了，
一片山呼海啸。

有一段时间为了招徕生意，这个夜市的老板还请
了一帮美女模特过来，在门口迎宾助兴，效果还是很
不错的。对面也有一个夜市，不过是在屋顶上。要是
有风的话，坐屋顶上会凉快很多，视野比较开阔，可以
趁机站在屋顶上看看夜景什么的。这家夜市的生意
也还算可以，开了不少年。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后来
还是从屋顶上下来了。 ■许双福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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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长白县十四道沟镇西约五公里，有一片奇
峰耸立的自然奇观，那便是鸡冠砬子，因其山巅形似
雄鸡的冠子而得名。

初次听闻鸡冠砬子，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几个好友计划去长白县游千年崖城，途经鸡冠砬子，
有了顺道一睹这风光的心愿。

车停路边，一幅生动的画卷，在眼前缓缓展开。
那巍峨的山峦，那险峻的砬子，还有它脚下湍急的鸭
绿江，令人陶醉。远望，群峰叠嶂，云雾缭绕。阳光透
过云层，为砬子披了一层金色的外衣。

沿着山路前行，山脚下是一个不大的村庄，鸡冠
砬子村。一道风光，将小村一分两半。鸡头插入江
中，仿佛在低头饮水。来到山脚下，抬头望去，只见那
砬子高耸入云，形态各异，鬼斧神工。

我们沿着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小路向山顶攀爬，终
于登上了山顶。俯瞰四周，只见群山连绵，仿佛置身
仙境，一切都变得渺小。山顶有一片茂密的树林，阳
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斑驳成如梦光影。树林
中还有许多野生动物，灵巧的松鼠跳跃嬉戏，美丽的
鸟儿婉转歌唱。

在山顶上度过了两个多小时的时光，依依不舍这
神奇的地方。回首望去，只见那巍峨的砬子，耸立在
鸭绿江边，仿佛在向我告别。回到车上，我还在回想
砬子顶上的山峦、树木、溪流、动物。

离开鸡冠砬子，继续向长白进发。心里还在想，
这里不仅是一片自然景观，更是一座生态的宝库，吸
引着无数人前来探秘。

鸡冠砬子
赵广梅

一条船靠在岸
边，它哪儿也不去。

风来了，说前方
有好的消息。

春来了，说彼岸
的花开了。

浪来了，说明天
是个好日子。

……
这条船不为所

动，它依旧静静地靠
在岸边。

岸边有好多破
旧的船，岸边有几尊
生了锈的锚，岸边还
有一段一段沉睡了
的老缆绳……

这条船半闭着
眼，是在休息，还是
在拾掇心头的碎片，
谁也说不清。

天黑了，船还是
靠在岸边，一动不
动。

这时候，一条鱼蹿出水面，跳到了船舱
里，蹦蹦哒哒一阵子，消停了，和船，和夜色
一块儿静了下来。

天快亮了，周围已经有了嘈杂声，脚步
声，海浪舔舐着细沙，也发出丝丝的声音，如
春天拨弄了花做的琴弦。

这条船还是半闭着眼，似望着远方，又
似瞅着那条落在舱里静止的鱼。

它默默地，在海天相连处，写了一行字：
“每一个明天都是从灯光熄灭时开始的。”

天还是不太亮，没有人能看得清这些歪
歪扭扭如结绳记事般的文字。

说来也怪，天亮了，海风扫去了船舱里
的尘埃，那条静止的鱼不见了。

它究竟是去了大海，还是化作尘埃，随
风去了。

风轻云淡，海茫茫。
淡是生活的真实，是万物的主格调，那

些轰轰烈烈的、天翻地覆的、锣鼓喧天的，最
终都要安静下来，归于平淡，如这条船，如那
条鱼。

这条船的平淡，是千帆过后的沉寂，是
风云宕动后的宁静，平淡了，就坦然了、自在
了。

你看这条船，没有了帆，没有了橹，它
反而找到了方向，找到了属于生命的港
湾。

万物生命的希望，在此岸，不在彼岸。
此岸阳光正好，不时有路人的欢笑，不

时有亲人的鼾歌，这就是一条船，一条命运
再好不过的船。

静
止
的
船

杨
福
成

去年的夏末，为拍一部汽车旅行微电影，
我初到银川。镜头下的中华回乡文化园，白色
的建筑，金色的穹顶，广阔的天际，一切都是那
么平静而和谐。

拍摄之余，一位裹着花色头巾的女主人，
邀我们品尝了地道的八宝盖碗茶。正是那碗
茶，叫我好生惦念……

八宝茶，有八种配料。泡茶的茗荈，不叫
茶叶，而叫茶料。取少许绿茶或白茶，随四季
的变化与个人口味，配以枸杞、红枣、葡萄干、
桂圆、白玫瑰、果干、核桃、冰糖、芝麻等，红的
如丹霞，绿的似翡翠，白的若凝脂，光是瞧着一
盘茶料，便足以撩拨起舌尖上的味蕾。

女主人端庄大方，举手投足间透着优雅。
一边沏茶，一边讲起了盖碗茶的由来以及喝

法。八宝茶起源于盛唐时期的丝绸之路，正是
如今的西北地区。西北人喝八宝茶不用茶杯，
而用盖碗，由茶盖、茶碗、茶托组成，盖为天、托
为地、碗为人，又称“三泡台”或“三才碗”，有

“天地人和”之意。
凡外地人到这里来，一碗香气四溢的盖碗

茶，就是顶好的待客之道。喝茶当于瓦屋的纸
窗下，在光影斑驳间，尽享半日清欢。生活在
这里的人们，早晨起来，总要刮上几碗盖碗
茶。这一“刮”，正是盖碗茶的精髓所在。

泡茶的水先要煮沸，头次加水用茶盖滤
掉，曰流茶，再次加水可饮用。我端起茶杯，觉
得烫手，边甩手边赶忙将茶杯搁下。女主人见
了，“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小心烫，端茶时，要
连茶托一同端起。左手托住茶托，避免烫手，
右手提起茶盖刮几下，轻刮则淡，重刮则浓。”
原来是这样，每个人刮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呦，大家不约而同地刮起了茶。碗中的茶料随
之上下翻滚，琥珀色茶汤顿时香气四溢。

喝茶时，不可吹气或急饮，须用碗盖刮一

刮。这样刮开茶叶，拨去热气，将茶盖呈倾斜
状，送至嘴边，慢慢地一口一口喝。对于不偏好
甜味的我来讲，这样的口味真是恰到好处。入口
醇厚而清新，入喉回甘悠长，余味不绝。茶的清
香，果的甘甜，花的芬芳，每一口味道皆不同。

女主人热情地为我们续茶，直到临走，我
才明白，是否要续茶，还藏着微妙的茶语。若
喝完一碗还想再喝，就留少许茶底，主人可意
会添茶；倘若心满意足，就把茶水喝完，捂一下
碗口，或把碗里的桂圆、红枣等配料吃净，主人
不再盛情续水。原以为茶料不能吃，就一遍一
遍地喝茶。正要吃红枣时，女主人又贴心地
说，你们想吃就吃，不想吃留着也无妨。

我不太确定，那日我有没有吃掉茶料，也
记不得茶料是什么味道，但我偏偏记得那碗茶
的味道。

这些年，走过不少地方，也喝过不少茶。
但有些地方，一生或许只能去一次；正如有些
人，一生的缘分或仅有一程。不知何时，再能
刮上一碗八宝盖碗茶呢？ ■苗青 摄影

茶一碗，缘一程
徐妮

南荷北佛

去瓦那湖，我有两条路线，一条从尚兰谷、
欧兰谷、傅山、董家岭、侯家洼，到大湖的腹
地。另一条，从张家沟、程家沟的交界处，穿越
树林深处的小径直接去湖上大坝。

进入大湖腹地，远远地看见水中挺拔的高
粱披着绿色的外套，红红的高粱穗在初秋的晨
风中微微荡漾，如同湖上的波浪在涌动。成群
的麻雀，在高粱穗上飞来飞去。在这些麻雀
中，新生的雀儿身材单薄，羽毛不是很丰满，却
欢快地鸣叫。

台风“格美”过境后，湖水漫了上来，淹没
了夏玉米地。玉米站在水中，一排排，好像列
队迎宾似的。玉米正在授粉，个头还不是很
大。远处十余亩地的春玉米，没受湖水浸泡，
都黄秆了，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

沿着田野深处的小路，往湖畔走，湖水的

气息一下子漫过来。太阳在云层中游弋，云儿
在天空中漫步。远处的瓦那山，朦朦胧胧，偶
有阳光照过，山却很清晰，好像山上有溪水流
过。

我从湖畔走过，惊起几只白鹭，其中一只
迅速飞起，沿着湖水，另一只也起飞。湖有了
生机，我也愉悦起来。燕子掠过静寂的湖上，
翩翩起舞。大片大片的玉米和高粱，如同翠绿
的草原，一望无际。

湖心屿上有一排平房，被湖水围着。我来
的时候，大湖正在泄洪。湖水流向西面的瓦那
河，汹涌澎湃，波浪滚滚。拦河坝上已成了小
瀑布，哗哗的声音响彻绿野。

去年初秋时，我游走湖野。湖心屿的平房
周围是玉米地，高粱地旁边还有一片谷子。这
天下午，我正走在小径上，被一片谷子地所吸
引。那上空被密网罩着，谷穗饱满得压弯了枝
头。我庆幸，还有人种下谷子。

从湖边回来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撕裂般
的鸟鸣。一只鸟被网住了，挣扎着叽叽地叫

着。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从网里弄出来，
还怕伤了它。刚要放飞，却被它锋利的喙啄疼
了，留下了血印。忽的一声，它从我的手上飞
了出去。 继续往谷子地深处走，见密网上挂
着五六只鸟，已干枯了。走近看，有白头翁、乌
鸫、麻雀和不知名的鸟。

前几日的早晨，从张沟路过，走过那片不
大的小树林。那里的杨树，大概有上万棵。拐
过104国道，沿着一条不起眼的小路，越走越
深，就被鸟儿的大合唱所震撼。

先是喜鹊，嘎嘎嘎地飞过它的巢，往树顶
飞去。不一会儿，又盘旋过来。听那婉转的歌
声，悠扬，妩媚，知道那是乌鸫。它隐藏在树叶
之间，你看不见它，只能听到的它在歌唱。我住
的小区，在瓦那河的南岸，乌鸫每天清晨藏在梧
桐树的顶端，嘹亮地模仿着各种鸟的声音。

在密林深处，我发现一棵干枯的树上有五
个洞，空空的。我用手机给树洞拍照，它们应该
是啄木鸟留下的。曾经在湖畔的另一片树林，
也听到过“咔—咔—咔”的声音，空明而厚重。

密林的边缘，天空好像明亮起来，一大片
菜园子很是诗意。一只不大的伯劳，站在黄瓜
架上，不停地在啄着自己的羽毛。

我轻轻地从林中走过，呼吸着树木的气
息，听着美妙的音乐，真不想走出这个林子。

初秋的湖野满目苍翠，让人心生喜悦。原
野诗意盎然，收获的季节快到了。■听松 摄影

瓦那湖野
李伯喜

他乡

九州论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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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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